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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也是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工

程。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动能。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在理念革新、主体协同、方法拓展、评价改革等方面呈现出全新发展态势，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但相关制度和数据标准欠缺、技术至上、智能素养缺乏、数据主义弊端、伦理抉择模糊等问题
给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带来了一定隐忧，影响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为实现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改革高质量发展，应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制度保障、价值引领、素养培育、数据治理、伦理嵌入等方面
加以改革，进而不断延展和深化传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视野和实践视域，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进一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人工智能赋能; 改革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67X ( 2024) 02 － 0028 － 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①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也是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工程。在
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显著，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逐步增强。但如何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高质量发
展，在实践中还存在教育效果不够理想、教育内容与实践脱节等问题。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如何有效运
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持续增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图景扫描: 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发展态势

发挥人工智能驱动效用是智能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实践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突破传统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局限，回应时代诉求的重要方式。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立足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可以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
方法、教育评价等各环节进行技术赋能，促使技术优势转化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重要驱动力，从而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 一) 教育理念革新: 由规模化教育转向“规模化 +个性化”培养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种双向的教育实践。传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要以制度化教育 ( 学校教

育) 、评价性教育 ( 评选表彰) 、社会化教育 ( 宣传教育) 、惩戒性教育 ( 依法惩处) 为主要形式展开。②

受传统教育理念影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还不同程度存在重标准化、规模化，轻个性化、精准化等问题。
教育主体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重 “多元一体”国情知识传授、规模化全员参与，教育方式多采取 “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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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灌式”，而对受教育者内容理解、个性化实践引导方面还缺乏精准滴灌、润物无声、入脑入心的针对性
教育。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理念，提出“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①，以此破解传统教育重规模化教育轻个性化培养
的弊端，充分彰显面向人人、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的教育理念。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有助于推动规模
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有机结合，促进共建共享的教育理念落地。因此，人工智能与教育的相互赋能，推动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念向 “规模化 +个性化培养”转型，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首要条件。具言
之，在规模化培养基础之上，注重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在教育内容上展现 “大一统”的历史基因、
“大交融”的历史密码、“大团结”的丰富实践，使教育对象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中身临其境，不断增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对教育对象 “需求侧”进行精准诊断，为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主体“供给侧”即时研判、精准滴灌提供技术支持，完善教育方案，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评价主
体实施客观评估、干预服务提供数据参考。从而针对性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对象个性化培养力度，实现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念从关注 “规模化培养”向“规模化 +个性化培养”转型。
( 二) 教育主体协同: 由多主体参与转向多主体协同

尽管我国政府已从政策层面提倡与肯定来自学校、家庭、社会等不同领域教育主体协同参与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的重要价值，但各级教育主体参与程度高低不一，缺乏多元互动，阻滞了不同主体之间优势互

补。② 因为政府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权威主体，凭借 “引导者”与 “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组织”
并“参与”教育实施，③ 难免出现政府高度重视、多元教育主体落实不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成效不明显
的现象。④ 同时，虽存在多主体参与，但缺乏各主体间的协同配合，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实效。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 “政府主导 +多主体参与”到 “政府主导 +多主

体协同”的转变。其一，具备智能场域支持的教育流程、智能服务支持的知识供给形态、智能监测支持
的教育评价模式、智能分析支持的教育管理形式等特征的教育革新，正在改变传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范
式，激发教育主体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自觉审视与延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体间的相互协同。其
二，依托人工智能建构的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能够汇总、分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多
维数据，形象化呈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实样态，推动政府、家庭、社会等不同教育主体即时获悉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的实际状况，促进各方更有针对性地改进自身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环节中的问题，弥合协同间

隙，提升协同育人的科学性、精准性。另外，依托人工智能的算法挖掘、相关性分析等技术，可以增强不
同教育主体探寻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潜在规律的主动性，实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中 “碎片化”信息无
法达至的整体价值。其三，人工智能技术在聚合多元主体协同作用的过程中，能够进一步明确多元主体在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的角色与权利，优化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对话模型，形成 “深度协同、多元互动、
共同进步”的互惠共生体。概言之，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多级主体可互动联结，
逐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教育格局。
( 三) 教育方法拓展: 由传统教育延伸到智慧教育

既往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受制于技术条件限制，多采取传统教育方法，主要以 “多元一体”国情理论
宣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两种方式展开。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传统教育方法已无法满足教育对
象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后，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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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伟业的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教育方
式等各方面都有着更高要求，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改革，拓展教育方式，提高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本领，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势

在必行。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弥补了传统教育方法的不足，丰富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混合
教育方法实践。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教育数据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各环节的渐进累积与动态生成基础上，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智慧统计、分析和预测反馈，促使传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方法从 “始于宣传教育”的面对
面交流互动，拓展至“数智驱动”的智慧教育。数智驱动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方法是运用数智 ( 大数据
+人工智能) 融合技术，实现对传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载体和方式的赋能，促使其呈现 “数据积累 +
智能化分析 +智慧决策”的“教育新形态”①。一是在教育数据统计阶段，依托物联网、监控设备、智慧
学习平台等载体，对学习者学习状态、关注内容、关注方式进行教育数据的实时采集，还原学习者在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过程中的现实样态，为教育数据智能化分析奠定客观基础。二是在智能化分析阶段，利用教
育数据挖掘和分布式计算等算法技术，对前期收集的数据进行筛选、加工、编排，赋予数据感知、理解、
推理等能力，以此建构教育数据模型，从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多模态、多维度数据的分析，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价值判断走向精准。三是在智慧决策阶段，通过可视化、图像化等人工智能技术将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对象的学习样态、分析结论、智慧推荐等内容进行立体化呈现，为多元教育主体提供教育方案、
优化教育管理，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方法运用的精准量化，进而铸牢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意识。
( 四) 教育测评改革: 由单一式测评转向全景式动态测评

鉴于智能教育环境下的教育测评具有过程性、多元化、跨空间等独特属性，② 而传统的测评方法难以
充分挖掘和分析这些属性，致使当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测评结果的表征、反馈、服务亟需完善。传统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的测评表征多源于大水漫灌式的宣传教育、口号化形式化的任务落实，或是知识测试背后的
分数和名次，其单一的结果性测评，难以全面反映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情感培育的客观实质; ③ 传统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测评的反馈多体现在 “教育活动、校园文化及组织方式等过程性的评估和对运行机制、队伍
建设等条件的评估，而几乎都未涉及受教育者本身在知、情、意、行等教育效果方面的评估内容”④，有
的教育测评的诠释仅仅停留在较小范围内的样本数据分析，或基于经验判断得出结论，导致传统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测评的结果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测评将延展教育测评的广度和深度，实现 “教育结果—教育服

务—教育全过程”⑤ 动态测评。其一，在测评结果表征层面，利用大数据、可视化等人工智能技术，对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学习者的认知性实践、情感性实践、行为性实践进行综合分析测评，并将测评结果以更加
直观、立体的图形化数据呈现出来，用以反映学习者的优势与不足，使教育测评结果表征的维度更加全
面。其二，在测评科学反馈层面，依托数据追踪、智能弹窗等人工智能技术，为民族团结认知性教育提供
精准的内容测评反馈，为民族团结情感性教育提供即时的共情测评反馈，为民族团结行为性教育提供个性

的引导测评反馈。其三，在测评服务教育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所具有的共建共享、开放互联优势，有助于
促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数据库建立、教育结果同步共享变为现实，使测评服务教育的功能发挥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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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隐忧: 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问题检视

人工智能的多维赋能，可以有效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但是，鉴于技术 “双刃
剑”效应，在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隐忧。依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① 要求，结合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际，辩
证分析、研判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现实隐忧极为必要。
( 一) 制度和数据标准欠缺: 影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有效运行

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离不开教育制度的指引与保障。因为 “教育制度是指国家对于
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的总称”②，对教育实践活动的规范运行发挥着基础保障作用。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制度的颁布实施，能够进一步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规范运行做出细化，并为其有效推进

指明方向、提供保障。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既需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制度的引领与保
障，也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所涉及的数据标准以及技术规范作出要求。从这一角度
检视智能技术革新运用，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与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相配套的法律遵循、运用规范相对滞后，难以为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改革实践的各环节提供充分的保障。目前，国家层面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尚
未制定，仅有部分地方给予重视，如新疆于 2016 年开始施行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
例》明确提出充分利用新技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③

二是与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数据标准亟须完善。数据智能化时代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的数据在采集过程中，来源多元、类别庞杂、运转高速，迫使数据标准与技术规范的建立亟须完善
统一。目前，数据标准缺乏，致使不同教育系统或是平台之间产生的数据，难以实现横纵互动共享，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相关数据不得不孤立存在于各自系统或平台; 技术规范缺位，致使获取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数据兼容性较弱，为之后的数据整合、分析、处理带来困扰，导致基于数据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科学
性降低。
三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多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缺乏系统的制度规范。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中，

持有并运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数据的权利大都集中于少数技术专家或是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手中，受困于

制度规范的缺乏，存在数据持有者进行权利寻租的风险。
( 二) 技术至上: 有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初衷

数字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赋能的逐渐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在 “技
术至上”的隐性运作中，存在“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风险。
一是教育主体的“智能僭越”。依托数据分析、智慧决策的人工智能技术所焕发的工具理性执念，可

能促使部分教育主体落入 “技术依赖”窠臼，他们会机械地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教
育策略的制定、教育实施的选择等权力让渡于人工智能，导致教育主体与人工智能发生 “主辅换位”。随
着智能教育系统应用的迭代升级，教育主体犹如 “温水煮青蛙”般被捆绑于智能技术枷锁，成为其忠实
“代理”，继而引发主体性的丧失或弱化。
二是教育内容的“算法规训”。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算法偏见、强制性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会割裂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容的整体性，使得教育对象陷入 “智能推送”的误区。如传统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知识体系是线性排列、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而人工智能基于算法的 “个性化”推荐，以及 “延展性知
识”的快速植入，容易导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知识体系被解构为形式多样的信息片段，④ 碎片化的知识导
致教育对象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缺乏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同; 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提供商、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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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运营商可能将更多关注点聚焦于泛娱乐化的轻松叙事，往往更易导致浅层化、庸俗化的话语建
构，影响教育对象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共同情感基础的稳固形成。
三是数据监控壁垒。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效力既有知识的获取，更重在情感的融通和实践的获得，每

一个环节都是为了使受教育者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自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深刻认识国家统一

是各民族最高利益，铸牢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根基，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
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基于数据采集获得的量化数据，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依
据，但为了获取“全景式”的客观量化数据，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言行时刻被观察、记录，并转化为智
能平台程式化、智能化引导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数据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主观
能动性的发挥。显然，一味依靠数据监控、智能化干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无疑窄化了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学习实践行为，有悖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初衷。
( 三) 智能素养缺乏: 削弱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成效

强势介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肯定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多元主体性的同时，也对多

元教育主体的智能素养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提升多元主体的智能素养成为数智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

的现实屏障。
一是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专门技术人才缺乏。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设计人员与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相关人员的智能素养，直接影响着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改革的成效。如若技术主体风险责任意识不强，就有可能在研发设计时埋下风险隐患。倘若应用主体智
能素养与技能欠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效能将大打折扣，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改革面临的风险隐患也难以规避。这就对技术主体和应用主体智能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需要他们在拥有一定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储备的同时，还能够贯通民族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
学科领域知识，牢牢把握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现实状况却是，我国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
院校少，人工智能专业数量增加慢，自 2016 年后才开始大幅增长，① 且人工智能专业设置相对落后，②

“人工智能 +教育”的专业设置更是屈指可数，囿于专业设置的局限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的初建，人工智能
应用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因专业人才缺乏变得举步维艰，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实践

进路也随之受到一定阻滞。
二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体的智能素养亟须提高。智能素养是智能时代教育主体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素

养 (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包括人工智能知识、人工智能能力、人工智能情意三大组成部分。③ 其中，
人工智能能力是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实践的关键所在。就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体而言，此
种能力主要是指能否采用计算机可以处理的方式界定 ( 识别) 问题、分析问题、构建合理解决方案，并
将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进行迁移推广。然而，实际境况却是: 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家庭、社会，要
么热衷于智能技术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带来的具化认知理解，要么沉浸于智能技术带来的虚拟实境教育体

验，而对于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能力，即运用智能教育思维解析教育问题、发现教育规
律、做出价值评判，进而更好地提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成效的初衷日渐偏离，严重削弱了人工智能赋能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成效。
三是智能素养缺乏极易助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体的畏难情绪。因为智能技术更新迭代周期较短，教

育主体对于技术的感知存在局限，加之技术资本在教育领域的强烈渲染，④ 致使教育主体在使用智能技术

时，陷入认知困境与技术运用障碍的焦虑之中，迫使其不得不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缩短智能技术运用时

长，或放弃智能技术使用。长此以往，将进一步加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多元主体之间的 “数字鸿沟”，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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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迟滞。
( 四) 数据主义弊端: 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科学性

数据采集完成后，其在积极赋能数据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同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却也因此

受困于宏大数据的浩瀚海洋，并滋长出一连串的数据失范风险。
一是数据样本的风险。大数据所呈现的 “全样本数据”或许只是一个美好宏图，亦或是特定场域内

的局部“全数据”。诸多研究者指出，当前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不同地区或因财
力、物力制约，硬件设施差异较大。在硬件设施完善的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量化数据较为全面，而
在硬件设施建设缺失的地区，很难实现“全数据”。除此之外，量化数据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对于教育过
程中学习者的思想教化、情感融入、经验获得等隐性内容的 “测量”也存在漏洞，数据收集者要么将其
剥离于量化数据之外，要么通过降低教育内涵维度来实现量化数据的可测量。因为 “可测量”是 “数据
即真理”的前提基础。数据主义极易导致数智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转变成局部的、限制的改革。
二是数据质量的风险。数据的多源性、准确性、可用性会不同程度地蚕食数据质量。① 难以规避的技

术滞后以及程序开发者的主观倾向，容易使多源平台的数据采集、宏大数据的高速流转、教育数据的统一
汇聚陷入数据丢失、信息隐藏、量化失真等失信困境; 基于算法分析的数据结果通常是以 “管中窥豹”
的方式揭示出来的，其呈现的教育改革结论极易诱使教育决策行为出现误差，或者引起学习者对数据决策

的质疑，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三是机械使用数据的风险。大数据擅长探寻、揭示数据表面的相关关系，而对可能隐藏于数据之后的

因果关系难以挖掘，这就容易致使参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改革人员以罔顾数据背后的隐性内涵为代价，

求得客观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决策。例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施主体生搬硬套，盲目地将数据结
果等同于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的能力水平，并以量化数据分析的结论，展开所谓 “因材施教”的教育活
动与教育评价，这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结果自然难以达到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初衷。
( 五) 伦理抉择模糊: 引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伦理是“包含一套价值观、原则和技艺，并采用公认的对错标准来指导人工智能技术开发
和部署中的道德行为”②。由于智能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伦理责任划分、隐私伦理的边界以及信息数据的安全成为伦理风险产生的关注点。
一是伦理责任的界定。传统的责任伦理判定是以决策行为的 “因”与行动结束的 “果”为依据，进

行责任主体、责任追究的划分。而人工智能的决策与行动是机器自动生成的，但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
的决策或是行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都难以判定其主体责任，更谈不上追究相关责任以维护公共利

益。③ 加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政治属性决定了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必须具
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政治洞察力、政治鉴别力等，而人工智能的程式化理路与人类思想的领悟力、判
断力、鉴别力相比仍有差距，产生误判，甚至错判在所难免，故不可完全依赖人工智能。
二是个人隐私的边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基础在于各类样本数据，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数据，隐私

的边界也变得越发模糊。如 2019 年，一款智能校服在西南地区 10 余所中小学试用，就曾引发热议。④ 相
比智能校服的先进，公众关注更多的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是否被侵犯，因为关涉数据获取、使用、管理等
事项均由智能教育相关的科技公司来进行。除此之外，敏感数据的收集使用以及监测设备对于使用者身心
的影响等问题也普遍被外界所质疑。随着线上教育的普及，各类教育 APP 过度收集其使用者个人信息的
现象屡禁不止，隐私的边界在用户无意识的使用中变得愈加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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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信息数据的泄露。信息数据在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同时，也为伦理抉择埋下
了隐患。在数据收集阶段，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会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抗拒信息采集。在数据存储使用
阶段，大量教育“碎片化”信息数据，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新的信息数据，若被非法售卖，或不经意
间流失，可能会被不良资本利用，对象化进行良莠不齐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产品推销，更有可能被别有企

图者利用，进行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发酵，危害国家安全。如此，将对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
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化解路向: 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对策措施

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引擎，驱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创新发展。在
实践的推进中，现实隐忧所带来的问题，极有可能弱化甚至阻滞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智能化供给。由此，必
须系统探查实践层面的化解路向，从而发挥好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作用。
( 一) 制度保障: 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制度化水平

第一，完善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制度体系。一方面着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改革实践的顶层制度建设。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文件精神，① 结合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时
代要求与实际，针对不同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环境，在国家层面适时制定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改革的规划、指导方案等规范保障体系。在地方层面，采取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细化落实顶层设计。根
据实践成效适时修订完善制度设计，形成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坚持智能技术与制
度设计双轮驱动、融合赋能。可以通过选树典型样例的方式，对人工智能赋能学校教育、评选表彰教育、
社会化教育、惩戒性教育等不同类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映较好的做法，进行推广普及，促使经验做法转
化为制度化成果。
第二，改进和编制统一的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数据规范和技术标准。统一规范的数

据采集、存储以及统一的数据联通、兼容、共享技术标准是实现人工智能驱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基
础，也是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前提。以国家相关技术标准体系为准绳，结合不同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场域的特点，构建人工智能应用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数据的采集、分析、决策等环节的技
术标准体系，能够促使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走向规范、取得实效。
第三，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实践智能化发展的责任制度。驱动人工智能赋

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实践的背后隐藏着诸多责任主体，包括智能技术设计和研发人员、应用智能技术
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体等。建立具体责任制度，使相关责任主体各尽其职、各守其责，为人工智能赋能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实践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 二) 价值引领: 坚守技术为育人而用的导向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牢把握“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理念，鲜
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②。
因此，在开发、设计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算法时，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算法设计
与应用全过程，奠定算法主流价值基础。要 “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学习者的成长成才服务，将积
极正能量的核心价值观融入算法 ‘推荐池’”③，以提升智能教育平台推送民族团进步教育内容的精度。
第二，实现技术本位向人之本位转变。在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视域下，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是核心，人工智能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展的手段，“坚持技术为 ‘用’，追求育人之 ‘本’”④ 才
是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初衷。坚守技术为育人而用，重在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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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载《人民日报 》2019 年 02 月 24 日第 01 版。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求是》2024 年第 3 期。
邓国峰，高安安: 《技术逻辑与价值定位: 算法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展望》，载《思想教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杨仁财: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多受教育者能够具体形象地理解民族团结 “情感的温度”，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情感共鸣。因而，
教育者、受教育者、智能平台设计开发者必须牢牢把握 “主线”，坚守技术为育人而用的鲜明导向，实现
技术本位向人之本位转变，引导受教育者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第三，遵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展规律。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

的双向奔赴，既要遵循智能技术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又要尊重和凸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自身规律。在人
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智能技术的设计开发者，需要充分掌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

容知识的认知，情感意志的发展，行为发生的实践规律，进而不断优化赋能效度。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理
性看待智能技术“信息茧房” “过滤气泡” “算法歧视”等背后的算法逻辑，可通过取消关注、拒绝转
发、关闭屏蔽等方式，向算法系统表达 “我不喜欢”的情感意图，避免劣质信息的侵蚀，切实做到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有态度、有行动、有担当。
( 三) 素养培育: 提升多元主体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一，加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技术主体的教育引导。以座谈交流、理论研讨、专题
培训等方式，推动技术主体与应用主体讨论交流，增强技术主体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知识的掌握与提升。
有针对性地培养技术主体在算法设计、算法研发、道德自律等方面的责任意识，促进技术支持更加契合人
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发展方向。
第二，提升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应用主体的智能素养。一方面强化政府、学校、社会

机构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主体的智能应用能力，如，人工智能思维能力、迁移能力。对于家庭教育主体应
增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现实体验。另一方面，及时解决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
革的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于教育者，应及时解决智能技术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协同关系、督促受教
育者使用技术等方面问题; 对于学习者，应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知识普及、技术使用注意事项等方面问题，
促进受教育者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学习中养成正确的科技观、伦理观。
第三，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与使用。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不可能一

蹴而就，在现有人才短缺的情形下，可以秉持 “不为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在政府的统领下，整合
科研机构、智库、科技公司、高校力量，形成交叉学科的专业技术团队，满足复合型人才需求。与此同
时，注重人才梯队建设与培养，实现复合型人才的良性发展，助力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 四) 数据治理: 协同优化释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效能

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智慧校园、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为依托，推进硬件设施升级、教
育资源汇聚、平台体系融合，促使人工智能在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堂教学、实践体悟、行为养成等方
面，拥有更加可靠、可信、可控的智能化协助环境，以此消解数据样本潜在风险。
第二，优化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风险防控技术。人工智能作为驱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改革的技术力量，不断优化其自身漏洞是风险规避的重要方式。在这其中，既要不断优化升级 “信息茧
房”、算法“黑箱”、信息泄露等实践操作程序，更应注重智能算法、数据挖掘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性
理论研究，进而形成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核心技术，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数据的

准确性与完整性。
第三，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风险防控协同机制。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改革涉及教育、统战、宣传、科技等政府管理部门，家庭、学校、社会等具体实施场域以及提
供技术支持的不同供应方，需要形成风险防控体系。政府管理部门应发挥牵头协调作用，组建由政府部
门、场域单位、技术支持方共同参与的整体风险防控协同体，制定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政
策依据、规范准则、实施保障、责任承担等机制，以此增强协同治理效应，降低数据决策风险，不断释放
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效能。
( 五) 伦理嵌入: 提升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伦理关照

第一，法律规章的伦理嵌入。对于责任界定问题，可以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等立法中嵌入伦理规范
相关内容，借助法律法规的奖惩功能，建立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数据的安全屏障。考虑到相关
法律制度缺失情况，可以通过出台 “负面清单”的方式明确各参与主体行为边界、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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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包括数据应用权限、隐私界限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的法律法规，逐步明确
责任界定。
第二，准则规约的伦理嵌入。对于隐私边界模糊问题，除法律规章的强制约束外，还应结合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鲜明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地域特点，按照技术主体、应用主体实际，编制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改革准则、细化实践规约等程序进行伦理嵌入，以此消弭智能技术隐私伦理与教育伦理两种伦理界
限的模糊性，跳出“泛伦理”“呼吁多于应对”的尴尬境遇。
第三，监管制度的伦理嵌入。强化源头管控，提升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监管力度。

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研发和运维主体准入评估机制，增加隐私安全、数据安全赋分比
重，明确智能算法技术禁区，在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安全敏感领域等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要禁用算法技
术，妥善处理预防性惩戒与人性自由等问题。在强化责任落实方面，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改革风险防控效果评估机制。围绕风险防控目标及防范机制内容，搭建指标清晰、结构完备、操作性强的
评价体系，在客观评价基础上，科学运用评价结果，倒逼责任落实，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改革健康发展。

四、结语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也是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

工程。新时代，人工智能已然成为驱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重要技术力量。在人工智能多维嵌入下，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现了由规模化教育向 “规模化 +个性化”培养的理念革新，促进了由 “政府主导 +
多元主体参与”到“政府主导 +多元主体协同”的转变，形成了传统教育向智慧教育方法的延伸，推动
了由单一式测评向全景式动态测评的测评改革，建构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发展的新样态，为铸牢中民

族共同体意识赋予了新的方法选择。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认识方法、实施方法、评
价方法来提升激发传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力，有益于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描述性、诠释性和探索性
运用，使以铸牢中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容的精度、情感的温度、行为的效度更加
具体化、形象化，人工智能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改革的价值意蕴也因此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实践视域也得以拓展和延伸。

A Study of the AI － enabled Ｒeform on the Education for Enhancing ou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SUN Xiuling1 ＆ WEI Gongxiang1，2

( 1． School of Marxism，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830017，China;
2．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Urumqi 830011，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 for enhancing ou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is an important way of forging a firm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a fundamental project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cause of ou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smart era has injected a new vitality for the reform on the education for enhancing ou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AI － enabled new development takes place in terms of conceptual innovation，collaboration among major participants，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and evaluation reform，which provide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 － quality reform on the education for
enhancing ou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However，such problems as a lack of institutional and data standards as well as intelligent
literacy，overemphasis on technology supremacy，drawbacks from dataism，and ambiguous ethical choices have produced some latent
worries，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educ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I － enabled high － quality reform on the edu-
cation for enhancing ou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oblem － oriented approach and focus on the reform of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the value － led orientation，the literacy training，the data governance，and ethical embeddedness so as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theoretical vision and practical horiz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education，and further enhance a
strong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enhance a strong sense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ducation for enhancing ou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AI － enable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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